
〔摘要〕 短篇小说在其文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由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到侧重情感的真实性的转变。 《故乡》《我的

叔叔于勒》是中外两篇经典性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在结构的架构上有相同之处，即都完成了情感转换的环形结构。 但

在风格上则体现了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倾向。 莫泊桑作为传统小说家，非常注重故事的情节性，并关注小说结构的完

美、精巧和完整。而鲁迅的小说散文化倾向明显，语言精练隽永，具备浓厚的情感意蕴和丰富的阐释角度。这不仅反映了

两位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倾向，而且也表明了两位作家在艺术天分上的不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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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在其文体的发展中，出现了由注重情节

的传奇性到侧重情感的真实性的转变。对此，以两部
中外短篇小说为切入点，进行比较。一篇是鲁迅的《故
乡》，一篇是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研读之余，有
两个有趣的发现，两篇小说在结构上是异中有同，而

在艺术追求上则是同中有异。
说到不同，人们很容易理解，毕竟是不同时代，不

同国别，不同主题的两篇小说，人们很容易找出它们

的差异。但要说到相同的东西，恐怕难以有相同结论。
其实两篇小说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即都实现了小说的

环形结构。

在笔者看来，《故乡》和《我的叔叔于勒》都是描写
人的变化带动“相关者”的情绪的变化。《故乡》写“我”

1919 年回故乡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尤其是作者见到

故乡人（闰土、杨二嫂）的变化所带来的情绪波动。鲁
迅在小说中着重表述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变化，

由活泼好动的少年变成了麻木“苦得像木偶一样”的
中年男人，这些变化有些是决定于自然和自身因素，

比如岁月的侵蚀、育有过多的子女，有些是社会环境
使然，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的压迫，也有些是自
身的局限。但鲁迅更从闰土的一声“老爷”中感受到两
人巨大的隔阂，少年时纯真的友谊已难以再续。作者
的情绪是由对回乡的希望转到面对现实故乡的失望。
（从另一个人物杨二嫂身上也能看到作者同样的情

绪）。同时在小说的尾部却又借助与侄儿宏儿的对话
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
了，也变成了路”。[1](67)从而把故事从希望—失望—希
望，完成了鲁迅小说的环形结构。

短篇小说的传奇性与真实性
———《故乡》与《我的叔叔于勒》的比较分析

高传华

（山东体育学院，济南 250102）



第 30 卷 第 1期

《我的叔叔于勒》也是通过人物的变化带动了相
关者的情绪的变动。“我”的叔叔于勒年轻时是个败家
子，糟蹋钱，家人于是把他打发到美洲去自谋生路。到
美洲后于勒便来信说他发了财，希望偿还哥哥（“我”
的父亲）的损失，并表示以后要一块过幸福的生活。但
是后来有一次我的家人因为二姐的婚事去一个小岛

上旅行，在船上意外的发现了贫困潦倒的于勒在卖牡

蛎，顿时使一家人从天堂的梦想中坠入现实的地狱，

一家人便只好仓皇躲开。于勒的变化主要是他的不断
改变的经济能力。他从败家子到富翁再到衣衫褴褛的
靠卖牡蛎为生的老水手，其中的原因已经无法分析，

但是菲利普一家人的态度和情绪却是鲜明的，从失

望—希望—失望，同样完成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然而，两篇小说更体现着两位作家在艺术追求上的

巨大差异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小说的对传奇性追求
和真实性追求方面。

一

所谓小说的传奇性，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故事

性。它一直被认为是小说的根本性元素。自小说诞生
之始，小说便被等同于讲故事。如《汉书艺文志》记载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
造也”。[2](563)那么既然是故事，而且是“街谈巷语，道听
途说之所造”，当然就无所谓真实性了，而是要有趣，
于是便免不了要讲究传奇性。回看一下中国的小说
史，从魏晋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发源，大都是志怪
和名士的逸闻趣事；到了唐朝，古典小说达到繁盛，更

直接称之为“唐传奇”；其后宋元说书，及至清代的《聊
斋志异》，盖如此类。民国后张爱玲作短篇，仍以《传
奇》结集，不能不说传奇性对小说作者的影响之深远。
由是观之，人们喜爱小说，与小说的传奇性特点是密

不可分的。
不但中国小说如此，反观国外亦然。欧洲的长篇

小说从拉伯雷的《巨人专》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再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莫不如是。被称为世界短
篇小说之王的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对短篇小说的
结构和情节技巧都别具匠心，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技

巧。
短篇小说依靠它的故事性要素而存在，自有其道

理。因为世人都有猎奇窥探的心理，此外在日常生活
中也需借助小说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丰富自己对人生

的幻想。尘世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如此平凡无趣，而

个人又无力改变现实，便只能到小说中去寻找暂时的

满足。正因为如此，爱情和武侠类的小说最为流行。女
人最心仪的是在完美爱情里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而

男性最渴望的是成为建功立业的英雄并最终抱得美

人归。对芸芸大众而言，这些在现实中都难以如愿，小
说便给了他们一个艺术的世界，使他们藉身其中求得

一时的高兴和成就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迁，小说的

基本要素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和古

典小说相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鲁迅，其两部代表性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除了
《阿 Q 正传》外，其余 24 篇小说的故事性都不甚强，
也可能是作者有意强化小说的现代性因素比如语言

的简练、结构的精巧和情绪的渲染而有意淡化其故事
的传奇性。

莫泊桑的小说，如果和现代主义小说相比较而言

则归类于古典派。他的小说大都非常注重小说的构
思，情节的传奇性特征明显。他的最为著名的短篇，如
《羊脂球》《两个朋友》《木隆老爹》《项链》《幸福》《遗
产》等，都在构思上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
动细致，刻画人物惟妙惟肖，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世

态人情，这些小说帮他赢得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称

誉。
然而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生动离奇的故事，但是却

缺少杰出的小说家。沉淀为经典的却少而又少，而绝
大多数经典小说也并不都有精彩的故事。可见小说并
不仅仅靠故事性来支撑。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短篇小
说和其他体裁一样，最重要的还是文字的表现力以及

文字和结构相组合所形成的语言张力，还有情绪的营

造。

高传华：短篇小说的传奇性与真实性 75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2 月

莫泊桑的小说，和另一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
有相似之处，两人都追求故事的惊奇性，往往有出人

意料的结局。譬如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警察与
赞美诗》等。然而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也有它的缺陷。莫
泊桑的短篇，有很多是只满足于叙述故事，呈现图景，

刻画性格，而很少对生活进行深入地思考，很少通过

形象描绘去追求作品丰富的思想性，因此缺乏隽永的

哲理或者深刻的意蕴。在小说中，他要表达的思想往
往是显露而浅明的。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简介流畅，
紧凑好看。例如《我的叔叔于勒》，读者大都能够迅速
抓住故事的情节，并且能够领会文章的主题，而人物

也容易把握，和《故乡》的稍显沉闷相比，《我的叔叔于
勒》是明快轻松的。但也因为清明如水又缺少耐读性，
缺少《故乡》的那种浓郁的隽永之感。莫泊桑的很多小
说过分依赖故事性，而在故事之外的意境营造，思想

深刻丰富方面明显不足，这也使得莫泊桑和契诃夫、
欧亨利一样，作为叙述故事的高手享誉世界，但却并

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

二

与小说的故事性相比，真实性往往为人们所忽

视。当然这种真实是指艺术的逼真，而不单指事件的
真实。因为生活本身的琐碎性、单调性，小说的“艺术
的逼真”也难免缺少了传奇性，否则就无从形容其“逼
真”。追求真实性的小说常常不容易畅销，但却在长久
的岁月中拥有持久的艺术力量。就拿鲁迅的《故乡》为
例，作者在情节上按照回乡、在乡、离乡的顺序，描写
了自己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我们丝毫看不出其传
奇之处，仿佛是回乡的一篇普通散文，但即使如此，我

们却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不断有着新的发现，对小

说反映的时代、对作者，乃至读者自己的人生，都有新

的见解和感悟。其深藏在文字背后的意蕴的丰富深刻
令我们吃惊。如果非要从文本里发掘作品意味醇厚的
因素。可以寻找从三点中去发现，其一是语言的凝练，
其二是情绪的营造，其三是思想的矛盾复杂。

《故乡》的感情意蕴显然是苍凉的，忧郁的，但又
富有变化。既有对萧索荒村的描绘，也有“神异的图
画”的璀璨的亮色的摹画。又因为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情节和和人物取材于真正的现实生活，所以《故乡》给
人的感觉是真实，但是无甚趣味。对于不了解当时社
会情境和知识素养不高的当代人来说，阅读起来就难

免觉得沉闷，远不如《我的叔叔于勒》读来有趣。但是
《故乡》有着《我的叔叔于勒》所没有的浓重的情感和
情绪。而且关于故乡的题材能勾起多数人的情感。自
古以来，思乡便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因为任何一
个人都与自己的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
联系。即使多年以后离乡已久，对故乡的现实感受也
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
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
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
瓜。凡这些，都是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
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
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
生，使我时时反顾。”[3](14)

这“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便是作者对故乡
感受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汇合、混合和化合。这样的
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

浑浊不清的。他要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合中，一丝
一丝地往外抽。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需要让读者慢
慢的咀嚼，慢慢地体会和感受。它没有阅读传奇的快
感，没有那种大欢喜大哀伤的冲动与体验。但是它有
着绍兴老酒的那种虽然不强烈但又摆脱不掉的悠长

又悠长的情感和思绪。
更加精炼的语言，浓郁的意蕴和主题的多义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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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超出《我的叔叔于勒》的几个方面，也是鲁迅作
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的最为出色的表现领域。可以肯
定的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在文学类型中的价值会

逐渐凸显。中国文学也会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
凭借汉字本身的富有艺术性的特征而逐渐成为世界文

化的独特的甚至是主流的文学样式而被世界接受。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故事性不足也是鲁迅小说

的一个不足。小说不能脱离故事而生存。在现代主义
文学盛行以后，小说的面貌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
意识流小说，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几乎没有小
说情节，一般人都没耐心读完。即使是中国上世纪 90
年代的实验小说和先锋小说，也让多数读者费解。因
而没有故事的小说不容易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小说，

简单说，小说还是需要故事性和可读性，要让小说成

为大众的文艺而不是仅仅作为象牙塔里提供研究的

资料。

鲁迅的小说，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
的共 33 篇，基本上都具备传统小说的精炼含蓄的特

色，同时又富于西方戏剧文学的动作性强的特点。这
些小说选材严，开掘深，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从辛亥革

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放映了那个

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精神，在人物塑造上能够运用典型

化手法，塑造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在机构上以显

示人物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在艺术风格上具

有显著的思辨性和诗化特征。比如《药》和《故乡》的典
型性的抒情化的结尾，以及《伤逝》中子君的袒露心
声，更是文约意深，简笔传神。但是这些小说故事性明
显不足，在 33 篇小说中，除了《阿 Q正传》外，故事性
都不强，有的甚至没有情节，比如《一件小事》《兔和
猫》《鸭的喜剧》等。唯一的情节性较强的《阿 Q正传》
使鲁迅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对故事的构思
性不足成为鲁迅创作的短板，这也是鲁迅为什么没有

创作出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鲁迅毫无疑问的是一位
语言的大师，但不是一个钩织故事的高手。

三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莫泊桑和鲁迅在小说创

作上可以形成互补的形势。虽然两人都专注于描写底
层人的人生，但莫泊桑更善于通过富有传奇性的故事

吸引人，而鲁迅则用意不在于故事，更注重对社会生

活的反映。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中法两国不同的
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创作意图之外，也和他

们的自身的状况有着极大的联系。
鲁迅与莫泊桑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人都可以说

是现实主义作家，都善于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

有典型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的概括出生活的真实，

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都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哲学的影响。在职业上，两人都是公务员，且在离职前
均任职于本国的教育部。同样不幸的是两人都饱受病
痛的折磨，莫泊桑长期患有神经痛和偏头疼。鲁迅则
一直受到肺结核的困扰。两人的创作高峰期都是十
年，莫泊桑的佳作大都创作于 1880—1890 的十年间，
而鲁迅的佳作则是创作于 1918—1928 的十年间。
但是两人在学术素养、人格精神、创作动机方面

又有所不同。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
优秀的学者，著有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
等，而莫泊桑是典型的作家。鲁迅个人生活十分严谨
自律，相反莫泊桑个人生活十分放荡，这种放荡不羁

的生活加速了他身体的恶化，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

度。莫泊桑的小说更多揭露了人物性格的悲剧，鲁迅
的小说侧重于人物命运的悲剧，是人与环境的冲突造

成的悲剧。因而莫泊桑的小说更富有情节上的生动，
而鲁迅小说的意蕴更加丰富。
除了上述方面，两人在自身立场、观点、创作目的

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创作风格。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说到

‘问什么’做小说吧，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
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必须改变这人生。”[4](708)
这就清楚的表明，鲁迅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

确的社会意识和目的。他的这一主张的提出，首先与
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特别是他在故乡时“因为家境的
衰落，父亲的病逝所看到的世人的真面目”给他带来
的刺激。另一方面也与他留学日本后接触外国进步文
学所受到的影响有关。这种强烈的启蒙观念和功利意
识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的宽度和维度，

当然现代文学并不是单维度的文学场景，但“启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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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主流的文学样式。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杰
出的代表，他常常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与社会

关系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冲突来塑造人物

的典型性格，使作品能反映出更深广的社会内容。这
种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走向。一方面是当时
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的结果，特别是梁启超所鼓吹的

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和鲁迅自身的经历密切相

关。
莫泊桑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念也是 19 世纪末期欧

洲社会思潮的表现之一，特别是自然主义、叔本华哲
学的影响使他在创作中流露出宿命论和不可知论的

倾向。同时也深受他的老师福楼拜的影响，不参加任
何党派，企图超越于政治之上。过分自然主义态度大
大削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但同时莫泊桑更注重艺术
完美的追求，侧重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场面的变化和

情节的照应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因而

作品更加精巧、完美。
总而言之，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内蕴最为丰富的文

体形式，在文体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新的要

素。这些当然是文学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
和时代的潮流、所在的社会环境、作家的创作态度密
不可分。正如唐诗发展到宋诗，诗歌的整体追求从对
境界的营造发展到对才识、哲理的阐释一样。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小说也需要突破观念上的种

种束缚，博采各家之长，综合各大家之长，创造出更多

体式兼备、文简义丰，更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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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ary and Authenticity of Story

GAO Chuan-hua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ort story，a transformation emerged from the legendary focusing on plot to the
authenticity on emotion. Hometown and My Uncle Jules are two classic short stories selected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of
middle school. They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 structure, namely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ring structure of emotion conversion.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artistic pursuit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style. As a traditional novelist，Maupassa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lots of the story，and to the perfection, exquisiteness and integrality of the structure. But the prose tendency
in Lu Xun’s novels is obvious, which are concise and meaningful in language and rich in emotional connotation and in angles
of explanation.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fferent artistic pursuit and creation tendency of the two writers，but also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rtistic talent.
Key words: the ring structure；the legendary；the authenticity；creation pursuit；artistic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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